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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 友人送我一盒包装精美

的武夷肉桂。

我不识货， 一见肉桂二字， 就以

为是一盒中医药材 。 后来打开盒子 ，

发现里面有一张荣誉证书， 上面写着

“荣获 2015 年米兰世博会名茶评优乌

龙茶类金奖 ”， 方才知道这是一盒好

茶叶。

我不谙茶道， 但爱喝茶。 平日喜

饮绿茶， 常与龙井、 毛峰、 碧螺春为

伴。 亲友送我当地出产的绿茶 “绿杨

春” （扬州）、 “三山香茗” （镇江），

品味甚佳， 也经常饮用。

有时我也浅尝乌龙茶 。 忆昔日 ，

常至学兄潘旭澜处闲坐， 他每每沏乌

龙茶的上品铁观音 、 大红袍招待我 。

茶盘里放着紫砂壶、 小茶杯， 芬芳四

溢， 香气袭人， 对啜畅谈， 其乐融融。

但是我与乌龙茶里的肉桂， 素不相识，

未曾听闻过， 孤陋寡闻如斯， 真惭愧。

作为中医药材的肉桂， 我早闻其

名 。 我案头有一本中医学院的教材

《中药学》， 平日常常翻阅。 我知道肉

桂是中药里的常用药 ， 它辛甘大热 ，

补火温阳， 祛寒止痛。 厨房里常备的

香料桂皮， 大家都很熟悉， 其实桂皮

就是肉桂。 桂皮是俗称， 肉桂是学名。

中药里不但有肉桂， 还有桂枝。 肉桂

是桂树树干之皮， 桂枝是桂树之嫩枝，

功效相近。 不过桂枝性轻而走上， 长

于散发表寒； 肉桂性沉而入下， 长于

温化里寒。 通常治疗上感风寒用桂枝，

治疗中下焦寒症用肉桂。

关于中药肉桂 ， 还有一些传说 。

明代李时珍 《本草纲目》 说它能 “补

命门不足， 益火消阴”， “久服通神，

轻身不老”。 晋代葛洪 《抱朴子》 说得

更为神奇： “桂可合竹沥饵之， 亦可

以龟脑和服之。 七年能步行水上， 长

生不死。 赵佗子服桂二十年， 日行五

百里， 力举千斤。” 赵佗子指汉代南越

王赵佗 ， 他本为秦将 ， 后割据岭南 ，

到汉武帝时方才病逝 ， 享年 103 岁 。

至于服桂多年后能 “步行水上” “长

生不死” “日行五百里” “力举千斤”

之类的话， 只能姑妄听之， 神仙家之

言往往是无稽之谈， 不必当真。

“肉桂” 怎么会与 “茶” 联系在

一起呢？ 肉桂茶究竟是什么茶呢？ 我

很好奇， 想探究一下， 便查阅了一些

资料， 对它有了一点了解。

肉桂茶又称玉桂茶， 盛产于武夷

山， 是武夷岩茶的品种之一。 它是介

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的青茶 。

青茶又称乌龙茶。 乌龙茶中的代表品

种是： 闽南安溪的铁观音、 闽北武夷

的大红袍、 台湾南投的冻顶。 它们是

历史悠久的 “老字号 ” ， 中外闻名 。

近年来， 武夷岩茶肉桂声誉鹊起， 在

乌龙茶评比中多次获得大奖， 资历虽

浅 ， 却是冉冉升起的 “新星 ”， 影响

越来越大。

热情的茶友， 还根据产地， 给肉

桂茶起了许多有趣的昵称， 有： 牛肉

（牛栏坑）， 马肉 （马头岩）， 虎肉 （虎

啸岩）， 狮肉 （青狮岩）， 龙肉 （九龙

窠 ） ， 象肉 （象鼻岩 ） ， 鹰肉 （鹰嘴

岩 ） ， 鬼肉 （鬼洞 ） ， 心头肉 （天心

岩 ） 。 甚至用上了同音替代的方法 ，

如： 猪肉 （竹窠）， 羊肉 （杨梅窠或洋

墩岩）。 能够遍尝 “全肉宴”， 对茶友

来说， 是令人向往的享受， 是受人仰

慕的高段位。

我做了一辈子语文教师， 形成了

一种职业习惯， 喜欢咬文嚼字。 今天

也想从字面上， 对肉桂“咬” 两口：

为什么 “肉桂” 又称 “玉桂”？

茶行里 “肉桂茶” 有时写成 “玉

桂茶”。 中医处方上也常把 “肉桂” 写

成 “玉桂”。 为何有此现象？ 我以为，

在古汉语和方言里 ， “肉 ” 与 “玉 ”

是同音字， 书面上有别， 口语里无异。

“玉 ， 音育 。” （《韵略易通 》） “玉 ，

息六切 。” （《集韵 》） “吴人以玉为

虐 。 ” （ 《李氏音鉴·古人方音论 》 ）

“肉， 如育反。” （《切韵》） “肉， 如

六反。” （《广韵》） “吴人土音呼日如

疑 ， 如肉作玉 。 ” （ 《中州切韵谱赘

论 》） “吾乡读肉为辱也 ， 而欲亦为

辱， 玉亦为辱。” （《字学元元·方语呼

音之谬》） 在今天的上海话里， “玉”

“肉” 两个字的读音也是相同的。 人们

常把 “肉桂” 写成 “玉桂”， 也许是因

为 “玉” 字简而雅吧。

为什么茶叶肉桂会与药材肉桂

同名 ？

语言中有一种多义词， 一个词语

可以具有多种相关的意义， 利用比喻、

借代、 典故等方法， 由本义产生多种

引申义。 例如， 泰山可指岳父， 杜康

可指酒， 狮子头可指大肉圆， 雌老虎

可指泼妇。 许多茶叶的名字， 也是多

义词， 由本义引申而来。 绿茶中的头

牌龙井， 名字的由来就是因它最早出

产于西湖附近的龙井村。 龙井是个多

义词， 地名义是它的本义， 茶名义是

它的引申义。 不过茶名义后来喧宾夺

主， 名气大大超过了地名义。

下面重点说说乌龙茶。 青茶为何

叫乌龙茶？ 据 《福建之茶》 说， 清代

雍正年间， 福建安溪县西坪乡南岩村，

有个技艺精湛的茶农， 姓苏名龙， 长

得黝黑健壮， 乡亲们戏称他 “乌龙”。

他创制的优质青茶新品种， 后来就叫

“乌龙茶”。 可见， 人名义是乌龙的本

义， 茶名义是乌龙的引申义。 乌龙茶

的三个代表性品种铁观音、 冻顶、 大

红袍的名字也类此。 先说铁观音， 传

说乾隆皇帝在福建第一次品尝到安溪

优质乌龙茶， 大悦， 见新采摘的鲜嫩

茶叶形似清丽的观音面容， 烘焙后的

成品色泽又凝重如铁， 便赐名 “铁观

音”。 而冻顶茶， 是因它盛产于台湾南

投县凤凰山支脉冻顶山一带， 故名冻

顶 。 关于大红袍的名字 ， 传说很多 ，

现选择一种比较合理而翔实的说法 ，

加以介绍： 明朝洪武年间， 举子丁显

赴京赶考， 路过闽北武夷山时突然发

病， 腹痛难忍， 巧遇天心岩永乐禅寺

一个和尚， 将寺中收藏的茶叶泡给他

喝， 病痛即止。 丁显考中状元后， 前

来致谢， 并持脱下的大红袍绕行茶丛

三圈 ， 然后将大红袍披挂在茶树上 。

状元郎还用锡罐装了此茶带回京城 。

恰遇皇后得了一种难治之症， 御医束

手无策。 状元郎献上那罐武夷茶， 皇

后饮用后， 病体逐渐康复。 皇上大喜，

赐红袍一件 ， 命状元郎前往武夷山 ，

披挂在茶树上以示恩宠， 并封此岩茶

为御茶， 要年年进贡。 于是这种武夷

贡茶， 就被称为 “大红袍”。 可见大红

袍这个词， 衣服义是它的本义， 茶名

义是它的引申义。

最后说说乌龙茶中的肉桂。 肉桂

也是一个多义词， 药材义是它的本义，

茶名义是它的引申义。 它们之间有许

多相似之处。 第一， 树形相似。 它们

都是常绿灌木， 花、 叶也差不多， 叶

子都呈长椭圆形， 开的小花都呈白色

或淡黄色。 第二， 气味相似。 岩茶肉

桂 ， 气味辛锐猛烈 ， 有浓郁的桂皮

香， 入口有些苦涩， 旋即回甘， 留韵

长久。 在武夷岩茶产区， 有 “香不过

肉桂” 的口碑， 这与药材兼香料的桂

皮极相似 。 清代袁枚 《随园食单·茶

酒单》 曾说： “余向不喜武夷茶， 嫌

其浓苦如饮药 。 ” 第三 ， 功效相似 。

民间有 “夏饮绿茶 ， 冬饮乌龙 ” 一

说， 因绿茶微寒、 乌龙性温之故。 乌

龙茶肉桂能驱寒保暖， 补火助阳， 属

于热性茶品， 这与 “辛甘大热” 的药

材肉桂也很像 。 因为肉桂茶性温热 ，

为了避免上火， 也为了避免焙火味掩

盖其正味， 所以肉桂新茶需要存放一

段时间来 “退火”。

我对茶具不太讲究， 只是用普通

的白瓷杯来泡茶。 有人说， 宜用紫砂

壶来泡乌龙茶 ， “七泡有余香 ”。 也

有行家说 ， 紫砂壶不宜用来泡岩茶 。

面对友人赠我的武夷肉桂 （它是挂着

获奖金牌的 “明星 ” 呀 ）， 要不要去

买一把宜兴紫砂壶来伺候？ 我不知所

措了。

西格斯和她的“中国故事”

———由 《战友们》 想到的

李昌珂

谈及德国近当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中国故事写作者， 马上让人想到的， 当

然是安娜·西格斯（1900-1983）。

西格斯真名为内蒂·赖林， 是 20 世

纪德国文学一位重要作家。 她出生于德

国美因茨一个犹太裔古董商人家庭， 大

学时期在科隆和海德堡大学就读， 学了

语言学 、 历史 、 艺术史和汉学数个专

业， 1924 年获得博士学位 ， 同时也准

备好了将以文学写作当作她存在于世的

一种方式， 并且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

响。 四年后的 1928 年， 西格斯加入了

德国共产党和 “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

盟 ” [德国 “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 ”

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于 1928 年成立 ，

发行有刊物 《左翼》。 布莱希特初步提出

了叙事剧理论的 《论 〈马哈哥尼城的兴

衰〉》，也最早 （1932 年） 发表在这个刊

物上]。 同在这年， 西格斯以 “安娜·西

格斯” 这个笔名发表了她的第一部较大

篇幅的作品 《圣·巴巴拉的渔民起义》，

给人以有审美追求、 思想情怀和语言重

量的深刻印象， 即作为作家成名。 此后

西格斯一直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

由于学了汉学， 更由于自身投身无

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缘故， 西格斯的创作

喜欢拥抱中国题材 ， 讲述中国革命故

事。 1932 年 ， 西格斯发表了她的第一

部长篇小说 《战友们》， 中国即是书中

表现的红色地理部分， 中国革命者即是

书中书写的英雄主义的代表。 这部小说

是那个时候 “共产国际” 运动催生出来

的一部满怀敬意的作品， 是一个时代的

精神存在和审美符号。 那个时候， 十月

革命建立起人类史上首个无产阶级政

权， 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成立， 促进了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世界多地开展， 形

成一股 “共产国际 ” 洪流 。 西格斯的

《战友们》 为时而著， 为这个洪流而著。

动用自己最坚定的信念、 最关注的动向

和最悉心收集的素材， 小说中西格斯紧

扣无产阶级革命主题， 用 “共产国际”

视角 “宏大叙事” 表现革命活动， 自由

穿越时间空间记录那个时代， 挥舞如椽

之笔讲述革命者故事， 致敬这些英雄。

何为英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英雄。 在 “共产国际” 时代， 西格斯的

《战友们 》 告诉读者 ， 革命遭到反扑 ，

反动派和反动势力甚嚣尘上， 一些出于

投机心态加入了革命营垒而现在彷徨、

畏缩、 溜走的人， 自然不是英雄， 那些

坚持到底、 不改其志的人， 即便没有什

么豪言壮语和横刀立马的行动， 也是顶

天立地的英雄。 革命遭到镇压时刻即是

《战友们》 叙事的背景。 这个背景下西

格斯写了落在革命者身上的严酷考验，

写了一些人的迷惘 、 动摇和放弃 ， 又

写了更多人的坚持到底的毅力 、 勇气

和信心 。 这些更多人的故事便是小说

叙事的主体 。 西格斯没有设置某个中

心人物 。 一个个革命者的故事各自独

立 ， 有它们内容上的不同 ， 但所体现

出来的英雄主义则为共同的， 即革命者

们对他们心中的理想信念的坚持和死

守。 他们坚持和死守的理想信念就是共

产主义。 《战友们》 让人为之感动的感

染力， 就来自于将一种坚守的执念予以

有力的呈现。

小说中， 西格斯选择了一个宽阔视

角来讲述革命者们对执念的坚守。 篇中

故事来自一个跨出了地域和国界、 逾越

了国籍和民族的群体， 是一些来自匈牙

利、 波兰、 保加利亚、 意大利和中国等

地的共产党人。 他们素不相识， 相互之

间并无联系也无接触， 实际上是根本就

不知道有同样是共产党人的这样一个对

方存在。 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

的精神将他们关联在了一起， 成为这个

层面上的 “战友们 ”， 正如小说题目 。

西格斯以第三人称叙述起笔塑造这些共

产党人形象， 并不铺叙他们生平， 而是

以 1919 至 1929 年这十年间的一些风云

事件为衬托书写他们的足迹、 英魂和斗

争片段， 定格他们百折不挠的性格。 字

里行间流溢着对共产党人的深厚情谊，

表明小说作者自己也是这些 “战友们”

中的一员。

对中国革命者的讲述， 《战友们》

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 但蒋介石又

发动了武装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

革命群众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着重讲述

的是廖彦凯和廖寒时两兄弟的故事。 峥

嵘岁月， 青葱年华。 中国留学生廖寒时

从伦敦到柏林与哥哥廖彦凯见了一面，

兄弟俩都背叛了自己的大地主家庭。 廖

寒时准备好了， 要回国去， 但不是去寄

给他路费的父亲要他去的城市， 而是去

组织上派遣他去开展工作的地方。 他的

哥哥廖彦凯参加过北伐， 目前作为 “中

山大学” 学生在苏联学习， 与有共同信

仰的妻子生活在莫斯科。 夫妇俩为革命

事业勠力同心 ， 接受组织安排也要回

国， 各自去不同地方开展工作。 为了身

边没有负担， 夫妇俩决定割舍亲情， 将

他们几周前出生的孩子托交给苏联孤儿

院抚养。 就要分开了， 西格斯写夫妇俩

没有感伤离别， 只有两句简单对话， 从

中可见革命者的胸怀何其博大。 廖彦凯

送孩子去孤儿院时不想妻子也在场， 想

减轻她的母子分离之痛， 但妻子坚持要

亲自送孩子过去。 用妻子表面平静， 但

其眉毛在栗栗颤动 ， 没有躲过廖彦凯

眼睛这个细节 ， 西格斯内在真实地表

现了革命者有爱也懂得爱 。

回国途中廖寒时被特务一路监视，

刚到广州即遭逮捕。 还一脸稚气的廖寒

时还未开展任何革命活动便在读者眼前

消失了， 但他仍是那个历史时期一种英

雄主义的典型代表。 回到上海的廖彦凯

到处打听失踪了的弟弟消息， 始终无人

能告诉他有关弟弟的任何下落， 心里已

有不祥之感。 接受任务前往南方苏区，

廖彦凯来到一小镇， 见一年轻人跳上高

台要发表演讲， 刚说了句开头便被几只

手臂拽了下来。 廖彦凯看了那个年轻人

一眼， 感觉他在被抓捕时刻就已被害。

突然地廖彦凯意识到弟弟已不在人世，

期待重逢已无这个可能。 一股钻心刺骨

的痛涌向全身， 廖彦凯强制着把它死死

忍住， 强制着让它慢慢消弭。 用这种方

式擦干泪水， 廖彦凯带领群众踏上了路

程 。 到达目的地 ， 看到大写的 “苏维

埃” 一行字， 廖彦凯不由得一阵激动。

几年前他第一次越过边境前往苏联时也

有过这样的激动， 但此刻的激动远比那

个时候的更为强烈。 片言只语， 一语传

神， 西格斯告诉读者， 中国的革命者在

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送来的革命思想

践行于自己的土地上， 还提示读者， 遭

受了 1927 年的失败后中国革命走上了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于一种内化于心的力量驱使， 西格

斯用 《战友们》 的故事把历史上中国革

命者体现出来的高尚、 勇敢、 坚韧精神

和他们作为真正战士的光泽和人格传达

给了读者 ， 镌刻成了碑碣般的文字 。

“廖彦凯很有可能参加了著名的 ‘长

征’”， 1951 年 《战友们 》 第二版 “前

言” 里西格斯还这样写道， 提示了由廖

彦凯所代表的中国革命者们的又一个

战斗足迹 ， 也暗示了她自己的一个思

想立场 ： 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史中 ，

中国的革命史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读这句话 ， 熟悉毛泽东同志 《论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 中 “长征是宣

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

精辟论断的读者 ， 会立即想到西格斯

是在告诉人们 ， 中国的廖彦凯们在人

们无法想象的种种艰难险阻中顽强地

传播革命思想和进行革命斗争， 一步步

地最终走向了伟大的胜利。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中国的廖彦凯们让人看到的

永远是最高、 最强、 最伟大的壮丽。

当年写 《战友们》 的时候， 西格斯

还未到过中国。 小说里的中国革命者故

事是西格斯根据她收集到的事迹书写

的 。 1951 年小说第二版 “前言 ” 里西

格斯就明确告诉人们， 她这部小说在核

心素材上求实近真， 讲述的中国革命者

故事并非虚构。 此外， 西格斯还中锋正

笔， 骨壮血丰， 专门补充了几行对中国

革命胜利的由衷礼赞： “廖的祖国现在

是伟大而不可分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近日 ， 配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故事’ 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

及启示研究” 重大研究课题立项， 由上

海外国语大学张帆教授等人译成中文的

《安娜·西格斯中国作品集》 已由世界知

识出版社出版。 除了 《战友们》 中的中

国革命者章节， 该书还收集了西格斯其

他与中国题材相关的论述和写作。 书中

一个个人物的传奇经历和他们崇高的精

神世界， 都唤起了我对那个年代的追怀

与沉思……

追思马绍弥
陈丹晨

3 月 15 日早晨， 听说马绍弥远行

了。 我感到意外吃惊 ， 因为一个多月

前我还去社区养老中心看望过他 。 虽

然他情绪很不好 ， 说了一些不高兴的

事， 但是 ， 他的面色还是不错 ， 精神

健旺 ， 说话声仍然像往常一样响亮有

力。 我劝慰了他 ， 却也无能为力 ， 无

助于他 。 没有想到突然他就这样甩手

走了 。 我坐在书桌前想到与他四十多

年的交往 ， 想到他最后怏怏离世而久

久不能释然。

我已经记不得最早与绍弥认识是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 但肯定在上世

纪七十年代末因写 《巴金评传 》 就已

与他交往了 。 更早在六十年代初 ，

《中国文学》 英文版曾于 1961 年 11 月

号译载了绍弥的母亲罗淑的小说 《生

人妻》 《橘子》， 是吴旸从大量不被注

意的现代文学作品中慧眼精选出来的，

非常受到外国读者喜爱 。 后来我又选

了罗淑的 《井工 》 《刘嫂 》， 译载在

1963 年 1 月号。 好像也因此罗淑得到

了研究者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 。 巴老

还曾写信嘱我寄这两期 《中国文学 》

给她的女儿马小弥 。 我在读罗淑作品

同时 ， 知道这位女作家在抗战初期因

产褥热去世 ， 遗下一个初生男婴 ， 就

是马绍弥 ； 绍弥长到十一岁时 ， 他的

父亲、 复旦大学教授马宗融也去世了，

是父母的挚友巴金将未成年的马小弥、

马绍弥姐弟两人留养在家 ， 直到他们

先后工作或上学 ， 到北京独立生活 。

但是这段养育之情让巴老始终视他们

如己出 ， 他们也视巴老的家如自己的

家一样 。 巴老家的孩子们都一直称绍

弥 “马哥哥”。

六十年代初 ， 绍弥毕业于北京钢

铁学院 ， 后在首钢任工程师 。 我们同

住北京 ， 时有交往 。 我常向他请教有

关巴老的故事 ， 他总是很率直地告诉

我 。 我到他家去过多次 ， 他的住所比

较逼仄 。 我从未问过他什么原因 ， 他

也从没对我说过埋怨话 。 有一次 ， 巴

老的弟弟济生叔来北京 ， 绍弥特意邀

他和巴老在京的两位老友———人民文

学出版社王仰晨 （树基）、 新华社徐成

时一起到他家欢聚 ， 我也叨陪末座 。

在他家不宽敞的小客厅里 ， 气氛非常

热烈 。 他们三位前辈也是难得有此机

会相聚聊天 ， 欢声笑语中巴老是大家

共同的话题 。 我发现绍弥对巴老的亲

友都怀着特别的敬意和友情。 有一次，

他来看望我 ， 我说 ， “到外面去吃饭

吧！” 他说： “我有车 ， 载你去 ！” 下

楼一看 ， 是一辆三轮摩托改装的 。 他

开车我坐后面 ， 车摇摇晃晃 ， 弄得我

紧张地抓着把手不放。 我说： “绍弥，

坐你车真害怕 。 你这个工程师太憋屈

了 ！ ” 他却满不在乎———开心地说 ：

“没事没事！ 有我保驾呢！”

1993 年巴老在杭州中国作协的创

作之家住过一段时间 。 我看到绍弥和

巴老同住一室 ， 像亲儿子一样非常尽

心细致照顾巴老的起居生活 。 虽然他

们情同父子， 但他在外从不以此炫耀。

前些年中央台曾经做过两次关于巴老

的节目， 有一次邀请了冰心女儿吴青、

马绍弥和我三人 ； 另一次邀请的人比

较多。 即使在这样的场合 ， 绍弥说到

巴老也是朴实无华 ， 只说巴老的情况

而不涉他自己 。 又有一次 ， 某出版社

办讲座， 邀我讲巴金， 我因不擅言辞，

也因不便畅所欲言 ， 再三推却不成 ，

结果讲得结结巴巴自己也不满意 ， 突

然发现听众中正坐着绍弥 ， 很意外 。

散会后我很不好意思地责问他 ： “你

怎么还来听我讲呢？” 他笑着说： “凡

是与巴老有关的我都爱听 。” 他这话 ，

让我想起昔日高朋满座的巴老家在

“文革” 时被一些人视同陌路， 远在北

京的绍弥却坚信 “李伯伯不是坏人 ！”

听到巴金夫人萧珊病逝的消息就不顾

当时单位里的一些麻烦执意赶去奔丧。

绍弥的太太懂得他的亲情 ， 说 ： “你

去吧 ， 你不去一趟 ， 你的心永远安定

不了！”

绍弥退休后 ， 有一段时间和他太

太几乎全力尽心照顾抚养孙辈 。 我几

次约他相聚 ， 都因他没有空闲未成 。

后来他因脑梗留下病症 ， 入住社区养

老中心 ， 离寒舍很近 。 我去看望他 。

他太太每天上午来探视 ， 陪他到午饭

后离去。 他对那里的服务似乎还满意。

我看到活动室里的老人多半面容委顿，

默默相对 ， 很是沉闷 。 下次就带了许

多杂志给绍弥闲时翻阅 ， 原意既想解

他的寂寞 ， 也是留给这里别的老人看

阅 。 过些日子再去时 ， 他却很认真要

还我 ， 我再三解释才使他接受了 。 他

就是这样较真不肯有半点马虎。

章靳以女儿洁思得悉我常去看望

绍弥， 就托我务必代为问候绍弥 。 说

他们小时候曾一起长大 ， 绍弥对她

“像我的亲哥 ， 关心我爱护我 ， 还为

我安排学习生活 ” ， 帮她补习功课 。

现在虽然不同住一个城市 ， “但是内

心的这份感情是抹不去的 ”。 当我把

这份炙热的友情转告绍弥时 ， 绍弥笑

得那么开心 ， 讲了许多他们少儿时的

故事 ， 说 ： “那时南南 （洁思的小

名 ） 像小尾巴老跟着我玩 。 她有事就

会找我 。” 我说 ， 洁思写了文章说你

还与工厂师傅一起帮她设计制作了一

辆手摇和脚踏两用的三轮残疾车 ， 后

来一直使用 ， 从高中到大学 、 到工

作 ， 甚至到外地出差 。 他笑着说 ：

“她这么写的？”

绍弥就是这样一个做了多少好事

也从不说自己好话 ， 受了委屈也永不

抱怨的人 。 无论对家人 ， 对亲人 ， 对

朋友 ， 总是至诚谦和 ， 倾情相待 ， 且

又特别懂得珍惜和感恩他人给予的 。

所以当他谢世的消息传来时 ， 朋友们

感到特别痛惜哀悼 ， 称他 “真诚厚

道”， “老实豁达 ”， “一位可以交心

的朋友”， “一位可敬的朋友 ”。 我想

到如今社会熙熙攘攘 ， 像他那样善良

重情义的谦谦君子实在太难得了 。 这

也是我写这几句肤浅的文字寄托哀思

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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